
俗
語
說
：
﹁
十
五
的
月
亮
十
六

圓
﹂
。
往
時
我
都
是
同
意
這
說

法
。
只
不
過
蛇
年
中
秋
，
事
實
在

我
眼
前
所
見
，
卻
並
不
。
也
許
是

對
的
。
皆
因
十
五
晚
，
不
該
是
十

六
凌
晨
剛
過
，
依
在
窗
前
舉
頭
望
明

月
，
看
到
的
月
亮
可
真
大
，
又
圓
、
又

亮
。
老
實
說
，
在
我
數
十
年
走
過
的
日

子
，
不
管
在
港
抑
或
在
海
外
過
中
秋
，

從
未
看
過
如
此
奇
觀
。
雀
躍
開
懷
之
情

難
以
形
容
。
其
實
，
映
入
眼
前
的
景
物

美
與
醜
，
某
程
度
還
與
當
時
那
個
人
的

心
情
是
否
靚
靚
有
關
。

確
實
，
蛇
年
八
月
十
五
的
月
亮
，
可

真
是
又
大
又
圓
又
亮
，
靚
極
啦
。
還
加

上
近
日
港
股
市
是
環
球
市
場
最
牛
的
。

手
持
股
票
者
是
好
友
，
當
然
是
賺
錢

了
，
能
不
開
心
嗎
？
證
券
商
與
股
友
每

逢
節
日
的
祝
福
語
，
都
不
喜
用
個﹁
樂
﹂

字
，
皆
因
粵
語
﹁
樂
﹂
與
﹁
落
﹂
同

音
。
若
祝
福
人
快
樂
，
豈
不
是
叫
人
快

些
把
錢
倒
入
鹹
水
海
嗎
？
︵
一
笑
︶。

美
國
聯
儲
委
員
會
宣
布
維
持
利
率
不
變
之
同
時
，

會
前
還
有
傳
聞
大
熱
鴿
派
將
在
無
對
手
下
，
總
統

奧
巴
馬
勉
為
其
難
都
會
委
出
女
主
席
，
繼
伯
南
克

接
任
主
席
。
消
息
利
好
股
市
好
友
，
認
定
女
主
席

肯
定
會
繼
續
量
寬
政
策
。
至
於
利
率
維
持
不
變
，

量
化
也
持
續
的
話
，
對
於
亞
洲
，
尤
其
是
新
興
市

場
，
究
竟
是
禍
是
福
？
時
間
會
作
答
。
然
而
，
有

消
息
總
比
無
消
息
好
，
包
括
金
價
等
商
品
價
格
也

大
漲
。
美
、
亞
、
歐
等
強
勁
反
彈
。
是
否
牛
市
重

臨
？
主
觀
願
望
固
然
希
望
是
，
惟
實
際
環
境
可
能

是
因
外
圍
因
素
，
依
然
飄
忽
不
明
朗
。

政
治
與
經
濟
密
不
可
分
。
有
關
內
地
經
濟
已
從

底
谷
升
起
，
有
理
無
理
，
市
場
一
於
﹁
炒
大
﹂
不

理
真
假
。
可
惜
就
是
因
為
成
交
額
未
配
合
，
顯
然

市
場
投
資
信
心
不
足
。
上
周
香
港
友
好
協
進
會
訪

京
團
，
獲
全
國
政
協
主
席
俞
正
聲
接
見
。
俞
主
席

期
望
香
港
，
要
堅
持
﹁
一
國
兩
制
﹂
以
及
︽
基
本

法
︾，
香
港
不
能
脫
離
法
治
軌
道
，
堅
持
要
以
法
治

港
的
總
方
針
，
港
人
異
口
同
聲
認
同
團
結
互
諒
可

解
矛
盾
。
香
港
不
能
停
滯
不
前
，
要
集
中
精
力
，

要
平
穩
發
展
，
提
升
競
爭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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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小
學
的
體
罰
，
是
香
港
風
情

之
一
。
我
非
提
倡
體
罰
，
不
過
這
也
是
童
年
趣

事
，
不
應
湮
沒
。

敝
小
學
當
時
體
罰
最
出
位
的
是
教
算
術
的
姓
霍

女
老
師
。
霍
老
師
教
書
認
真
，
是
有
料
之
人
，
但

性
情
火
爆
，
遇
上
愚
笨
或
頑
皮
學
生
，
不
論
男
女
都
全

武
行
對
待
。
當
時
課
室
都
有
一
把
厚
木
暗
紅
色
長
間

尺
，
沉
甸
甸
的
很
有
重
量
，
老
師
會
用
來
打
手
心
，
通

常
是
對
付
沒
交
功
課
或
嘈
吵
等
輕
微
﹁
罪
行
﹂，
霍
老
師

也
不
例
外
。
不
過
派
功
課
簿
才
是
恐
怖
一
刻
，
因
為
霍

老
師
會
把
每
本
算
術
簿
如
傳
說
中
的
武
林
暗
器
﹁
血
滴

子
﹂
般
飛
向
物
主
，
稍
一
不
慎
真
會
給
插
破
喉
嚨
！
幸

好
她
的
內
功
也
沒
這
樣
厲
害
，
身
手
敏
捷
的
學
生
當
下

就
接
住
，
笨
手
笨
腳
如
我
的
，
算
術
簿
扔
到
頭
上
就
掉

下
地
，
所
以
我
們
的
習
作
簿
總
是
甩
頭
甩
骨
的
，
因
用

來
習
武
多
於
習
數
也
。

霍
老
師
另
一
癖
好
是
用
手
指
骨
大
力
敲
學
生
腦
袋
，

即
請
人
﹁
食
菱
角
﹂，
取
其
似
敲
破
菱
角
殼
之
意
。
男
學

生
幾
乎
全
都
挨
過
這
招
，
剷
平
頭
裝
的
就
最
痛
，
但
女

生
頭
髮
較
厚
，
而
霍
老
師
是
﹁
因
人
用
刑
﹂
的
，
所
以
很
少
敲
女

生
頭
殼
。

不
過
我
們
也
非
弱
者
，
有
很
多
阿
Q
式
的
還
擊
方
法
，
比
如
偷

偷
在
老
師
背
上
貼
紙
烏
龜
。
做
法
是
用
張
紙
畫
隻
烏
龜
，
貼
上
膠

紙
，
趁
老
師
不
留
神
時
貼
在
他
背
上
，
看
她
揹
㠥
烏
龜
四
處
跑
，

大
家
就
十
分
高
興
。
貼
烏
龜
這
招
當
然
也
用
在
同
學
身
上
，
幾
乎

人
人
背
上
都
給
貼
過
紙
烏
龜
，
關
鍵
是
能
不
能
盡
快
發
現
撕
掉
而

已
，
所
以
那
時
大
家
沒
事
就
會
摸
摸
背
脊
。
另
一
戲
弄
老
師
的
方

法
，
就
只
有
最
大
膽
的
男
同
學
敢
做
，
就
是
在
街
上
買
來
﹁
痕

粉
﹂，
是
一
種
棕
色
會
引
人
發
癢
的
粉
末
，
然
後
打
開
一
把
紙
扇
，

把
粉
末
平
均
撒
在
扇
面
，
小
心
把
扇
摺
好
，
走
到
目
標
對
象
身

邊
，
借
故
跟
他
說
話
或
問
書
，
最
好
是
靠
近
頸
背
的
襯
衫
開
口

位
，
然
後
霍
的
一
聲
打
開
紙
扇
，
﹁
痕
粉
﹂
猛
的
紛
飛
，
落
到
目

標
人
物
的
背
上
，
全
班
就
會
狂
笑
。
不
過
﹁
痕
粉
﹂
這
招
只
可
用

在
較
有
幽
默
感
的
阿
sir
身
上
，
換
了
是
霍
老
師
，
只
怕
全
班
都
會

死
無
全
屍
！

百
家
廊

陳
　
莉

小學全武行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二
○
一
三
年
，
是
個
悲
痛
之
年
，
幾
位
文
友

如
李
谷
城
、
也
斯
、
方
寬
烈
、
慕
容
羽
軍
相
繼

去
世
，
午
夜
回
思
他
們
的
風
致
，
相
交
點
滴
，

傷
悲
頓
漫
心
頭
。
其
中
李
谷
城
、
方
寬
烈
兩

人
，
更
增
我
遺
憾
，
他
倆
的
家
人
竟
不
告
吾
等

老
友
而
自
行
設
靈
、
下
葬
了
事
。
如
此
匆
匆
，
竟
未

能
得
赴
靈
前
三
鞠
躬
，
或
致
上
花
圈
以
表
哀
思
，
不

亦
哀
乎
！

猶
憶
兩
年
前
，
方
寬
烈
高
齡
而
得
惡
疾
，
自
知
壽

終
不
遠
，
吾
等
亦
悉
。
方
寬
烈
卻
坦
然
以
對
，
並
開

始
徵
集
老
友
訃
告
之
文
。
他
說
：
﹁
生
前
送
終
，
讓

我
得
睹
一
眾
老
友
的
悼
詞
，
不
亦
快
哉
！
﹂
果
然
，

悼
文
不
少
，
令
他
老
懷
大
慰
。
但
這
些
悼
文
究
有
多

少
篇
，
除
得
睹
部
分
外
，
餘
不
知
何
去
矣
。

方
寬
烈
更
異
想
天
開
，
生
前
要
搞
一
個
惜
別
會
，

要
我
作
牽
頭
人
，
遂
允
之
，
一
呼
而
竟
百
諾
，
答
應

出
席
者
逾
二
十
多
人
。
可
惜
，
方
老
雖
然
豁
達
，
但

彼
卻
說
不
要
這
麼
多
，
只
需
十
一
人
，
連
他
在
內
十

二
人
即
可
，
多
一
人
不
能
也
，
因
十
三
不
祥
也
。
嗚

呼
！
既
然
是
死
別
之
會
，
為
何
仍
惦
記
不
祥
？
其

後
，
因
年
關
在
即
，
他
說
過
年
後
再
搞
吧
。
正
月
十
五
一
過
，

便
電
詢
他
如
何
﹁
善
後
﹂，
他
說
：
﹁
體
弱
不
勝
外
出
矣
。
﹂
如

此
這
般
，
﹁
惜
別
會
﹂
便
不
了
了
之
。
而
一
拖
就
兩
年
，
允
出

席
者
如
宇
無
名
，
竟
先
走
他
一
步
。

這
兩
年
之
內
，
方
寬
烈
卻
以
殘
軀
，
努
力
筆
耕
，
誓
言
要
將

畢
生
擬
作
之
文
，
和
舊
作
整
理
出
版
。
如
此
自
勤
自
勉
，
確
令

吾
等
脫
帽
致
敬
，
可
惜
壯
志
未
酬
，
他
致
力
的
︽
香
港
作
家
筆

名
錄
︾、
︽
港
澳
舊
書
店
︾
等
都
未
克
完
成
，
實
是
憾
事
。

相
識
方
寬
烈
時
，
他
是
老
大
哥
，
我
年
方
血
氣
，
不
時
隨
他

走
遍
港
九
舊
書
店
淘
寶
。
他
家
族
富
有
，
一
見
珍
貴
舊
書
刊
，

都
被
他
搶
購
豪
進
，
我
每
嘆
﹁
莫
奈
伊
何
﹂。
幸
好
，
他
亦
大

方
，
知
我
所
需
，
不
時
影
印
提
供
，
寒
齋
中
便
有
不
少
是
他
餽

贈
之
書
和
複
印
之
本
。

今
年
二
月
，
他
寄
來
一
書
：
︽
靈
界
實
錄
︾。
此
為
異
書
也
，

內
中
所
記
，
多
為
他
和
家
人
所
見
的
靈
界
之
事
，
和
不
少
文
友

對
他
所
說
的
靈
界
異
聞
，
如
倪
匡
、
雷
嘯
岑
、
慕
容
羽
軍
、
寒

山
碧
、
韓
牧
、
藍
海
文
、
秀
實
等
，
娓
娓
道
來
，
煞
有
介
事
，

他
一
一
記
述
下
來
；
並
深
信
﹁
人
死
而
靈
界
存
在
﹂。
他
說
：

﹁
為
甚
麼
有
些
人
見
過
不
可
思
議
的
靈
魂
，
有
些
人
卻
不
能

呢
？
﹂
他
解
釋
：

﹁
靈
界⋯

⋯

必
須
和
某
一
個
人
的
波
率
相
同
，
才
能
互
相
接

觸
交
流
。
正
如
要
收
到
電
台
的
訊
息
。
必
須
開
啟
收
音
機
的
鍵

鈕
轉
到
適
當
的
頻
率
。
所
以
，
我
們
可
以
假
設
，
人
在
通
常
的

情
況
下
，
與
靈
界
溝
通
的
鍵
鈕
其
實
是
關
閉
的
，
只
在
特
殊
的

情
況
下
，
這
鍵
鈕
才
會
開
啟
。
﹂

可
惜
，
眾
多
老
友
仙
去
，
我
的
﹁
鍵
鈕
﹂
仍
﹁
關
閉
﹂，
未
能

與
他
們
﹁
溝
通
﹂，
聽
聽
他
們
在
極
樂
世
界
的
見
聞
。

方
寬
烈
是
個
奇
異
的
朋
友
，
生
前
問
及
我
有
否
見
過
、
親
歷

靈

界

之

事
，
我
攤

攤
手
，
無

可

奉

告

也
。

他

走

了
，
其
音

其
容
，
迄

留
心
底
。

方寬烈病逝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與
莫
言
齊
名
的
中
年
鄉
土
作
家
劉
震
雲
，
我
曾

看
過
他
的
一
本
︽
我
叫
劉
躍
進
︾
的
長
篇
小
說
，

覺
得
頗
為
有
趣
。
文
字
充
滿
所
謂
﹁
劉
震
雲
式
的

幽
默
﹂。
近
日
又
看
完
他
的
︽
一
句
頂
一
萬
句
︾，

也
是
頗
為
引
人
入
勝
。

我
不
知
道
他
寫
的
小
說
書
名
是
不
是
有
點
諷
刺
的

意
味
。
︽
我
叫
劉
躍
進
︾
主
人
翁
叫
﹁
劉
躍
進
﹂，

也
許
是
冷
諷
當
年
的
﹁
大
躍
進
﹂
吧
。
﹁
一
句
頂
一

萬
句
﹂，
更
是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語
言
。
書
名
與
小
說

內
容
並
無
多
大
關
係
，
但
這
些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出

生
的
作
家
，
相
信
都
經
歷
過
﹁
大
躍
進
﹂
和
﹁
文
化

大
革
命
﹂
的
悲
劇
。
大
躍
進
時
期
他
們
的
年
紀
還

小
，
但
都
應
該
聽
過
長
輩
訴
說
和
看
到
﹁
大
躍
進
﹂

的
一
些
遺
毒
吧
。
至
於
文
化
大
革
命
，
正
是
作
者
的

青
春
時
代
，
是
﹁
早
上
八
九
點
鐘
的
太
陽
﹂
的
時

代
，
應
該
是
記
憶
猶
新
的
。

莫
言
生
於
山
東
省
高
密
縣
，
作
品
多
以
家
鄉
作
背

景
。
劉
震
雲
成
長
自
河
南
省
延
津
縣
，
這
部
︽
一
句

頂
一
萬
句
︾，
更
是
以
﹁
出
足
津
記
﹂
和
﹁
四
延
津

記
﹂
分
上
下
部
。

書
中
人
物
眾
多
，
但
多
是
市
井
屠
狗
之
輩
，
關
係

複
雜
，
頗
難
記
住
。
並
且
只
寫
出
一
個
姓
，
如
老

汪
、
老
李
之
類
，
主
角
叫
楊
百
順
，
後
因
跟
隨
意
大

利
傳
教
士
老
詹
，
被
改
名
為
楊
摩
西
。
再
入
贅
一
個

寡
婦
吳
香
香
的
家
，
被
迫
改
姓
為
吳
摩
西
。

情
節
十
分
瑣
碎
，
跟
隨
主
角
的
職
業
而
變
化
。
妻

子
的
女
兒
巧
玲
丟
失
了
，
他
跑
了
半
個
河
南
，
從
延

津
出
發
，
到
鄭
州
、
開
封
、
洛
陽
、
新
鄉
、
安
陽
到

處
找
。
南
北
東
西
，
沿
途
幾
百
里
路
，
為
了
盡
後
爹

的
責
任
，
如
此
跋
涉
，
世
上
罕
見
。

吳
摩
西
在
鄭
州
火
車
站
卻
剛
好
碰
上
與
老
婆
吳
香

香
私
奔
的
奸
夫
老
高
。
他
倆
竟
淪
落
到
在
車
站
為
人

擦
皮
鞋
和
捧
洗
臉
水
。

吳
摩
西
本
來
氣
得
想
把
這
對
狗
男
女
殺
了
。
可
是

回
心
一
想
，
﹁
吳
摩
西
降
不
住
吳
香
香
，
老
高
降
得

住
吳
香
香
，
這
就
不
是
一
個
把
誰
殺
了
能
了
結
的

事
﹂。
想
到
這
裡
，
吳
摩
西
只
好
黯
然
離
開
了
鄭

州
。這

還
是
上
部
的
故
事
，
下
部
發
展
如
何
，
且
聽
下

回
分
解
。

《一句頂一萬句》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思　旋

思旋
天地

遊
罷
靜
園
，
看
過
政
治
人
物
的
居
停
品

味
，
但
引
發
討
論
的
卻
是
，
末
代
皇
帝
溥

儀
出
走
天
津
時
，
私
攜
故
宮
大
量
珍
貴
字

畫
文
物
，
其
後
更
以
變
賣
此
等
珍
品
維
持

奢
華
生
活
，
導
致
中
國
不
少
無
價
寶
散
落

民
間
，
甚
或
國
外
，
有
人
認
為
是
賣
國
行
為
，

卻
也
有
人
認
為
珍
寶
因
此
而
避
過
隨
後
歷
史
上

的
多
場
運
動
酷
劫
，
未
嘗
不
是
一
點
功
德
！

自
問
對
政
治
人
物
興
趣
不
大
，
但
對
文
化
學

者
梁
啟
超
的
故
居
，
卻
是
急
不
及
待
。
一
方
面

是
自
中
學
時
期
已
熟
讀
範
文
，
對
梁
啟
超
有
親

切
的
認
識
，
另
一
方
面
當
然
是
想
一
睹
他
的
書

齋
﹁
飲
冰
室
﹂
！

天
津
的
梁
啟
超
故
居
和
書
齋
﹁
飲
冰
室
﹂，
坐

落
於
河
北
區
民
族
路
上
。
故
居
為
兩
層
磚
木
結

構
樓
房
，
建
於
一
九
一
四
年
；
﹁
飲
冰
室
﹂
為

淺
灰
色
二
層
小
樓
，
建
於
一
九
二
四
年
。
院
落

中
央
矗
立
㠥
梁
啟
超
手
握
書
卷
、
低
頜
沉
思
的

坐
像
。據

單
張
簡
介
，
故
居
被
稱
為
﹁
老
樓
﹂
，

﹁
飲
冰
室
﹂
書
齋
則
稱
為
﹁
新
樓
﹂。
兩
樓
建
築
面
積
共
計

二
千
多
平
方
米
。
梁
啟
超
自
一
九
一
五
年
舉
家
遷
居
於

此
，
至
一
九
二
九
年
病
逝
，

在
此
度
過
了
生
命
中
最
後
的

十
四
年
時
光
。

﹁
老
樓
﹂
現
闢
為
展
室
，
展
覽
主
題
為
︽
梁
啟
超
與
近

代
中
國
︾，
從
少
年
苦
讀
、
戊
戌
變
法
到
鼓
吹
君
主
立
憲
、

反
袁
護
國
、
文
化
巨
擘
、
寓
居
津
門
六
方
面
介
紹
了
梁
啟

超
的
傳
奇
一
生
；
書
齋
﹁
飲
冰
室
﹂
則
通
過
百
餘
件
傢

具
、
用
品
還
原
了
梁
啟
超
當
年
工
作
、
生
活
的
場
景
，
其

中
最
為
搶
眼
的
是
四
壁
落
地
大
書
櫃
中
，
擺
放
㠥
的
三
千

四
百
七
十
多
種
、
四
萬
餘
冊
藏
書
。

一
邊
參
觀
飲
冰
室
，
一
邊
細
聽
小
思
老
師
講
解
﹁
飲
冰
﹂

二
字
，
語
出
︽
莊
子
．
人
世
間
︾
：
﹁
今
吾
朝
受
命
而
夕

飲
冰
﹂，
梁
啟
超
用
此
表
達
其
對
國
家
、
民
族
命
運
的
憂
慮

與
焦
灼
。
文
化
巨
匠
的
家
國
情
懷
，
表
露
無
遺
。

朝受命而夕飲冰

月亮圓心情靚

離
開
捷
克
布
拉
格
，
乘
旅
遊
巴
士
前
往
匈
牙

利
首
都
，
車
票
約
港
幣
二
百
五
十
元
，
車
程
七

小
時
，
我
們
帶
備
香
腸
、
糖
果
、
小
食
，
最
高

興
車
上
有W

iFi

，
幸
好
可
上
網
，
轉
眼
已
到
達

歐
洲
大
陸
的
中
央
，
有
﹁
中
歐
巴
黎
﹂
之
稱
的

布
達
佩
斯
。

果
然
，
正
如
很
多
曾
遊
此
地
的
朋
友
告
知
，
此
處

景
色
更
美
，
建
築
物
更
宏
偉
，
景
致
就
像
在
布
拉
格

放
上
了
一
面
放
大
鏡
。
布
達
和
佩
斯
橫
跨
在
著
名
的

多
瑙
河
兩
岸
，
上
面
有
㠥
多
條
不
同
造
型
堅
固
的
大

橋
，
最
聞
名
的
有
鎖
鏈
橋
、
自
由
橋
和
伊
利
沙
伯

橋
。
左
邊
的
布
達
是
城
堡
山
，
分
為
皇
宮
和
舊
城
兩

部
分
，
已
被
列
入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世
界
遺
產
的

保
護
名
單
，
右
邊
最
矚
目
的
是
沿
岸
的
國
會
大
樓
，

也
是
活
力
的
商
業
城
市—

—

佩
斯
。

多
瑙
河
真
是
藍
色
的
嗎
？
非
也
，
是
彩
色
的
，
因

為
河
上
有
㠥
許
多
不
同
顏
色
的
遊
河
玻
璃
船
，
我
們

第
一
時
間
選
了
三
小
時
的
航
程
，
其
中
一
小
時
可
到

河
中
央
，
一
片
樹
葉
形
狀
的
瑪
格
麗
特
島
，
綠
島
上

非
常
恬
靜
。
有
音
樂
噴
泉
和
溫
泉
旅
館
等
等
，
很
多

遊
客
踏
單
車
穿
梭
。
我
們
放
下
駕
駛
執
照
，
一
行
六

人
跳
上
高
爾
夫
電
動
車
，
目
的
非
欣
賞
什
麼
地
方
，

主
要
目
的
找
尋
島
上
最
便
宜
的
洗
手
間
。
說
來
有

趣
，
捷
克
和
匈
牙
利
都
是
沒
有
免
費
洗
手
間
的
國

家
，
麥
當
勞
的W

C

也
要
持
有
食
物
單
據
的
客
人
才
可

免
費
使
用
。
島
上
最
貴
的
洗
手
間
一
百
八
十
福
林

︵H
U
F

︶
最
平
一
百
五
十
，
也
要
四
元
多
港
幣
一
位
，

真
真
肉
赤
。

翌
日
，
有
了
捷
克
的
經
驗
，
我
們
購
買
三
天
的
交
通
套
票
，

四
百
一
十
福
林
約
五
十
元
一
天
，
自
由
乘
坐
三
條
地
鐵
和
巴

士
，
非
常
方
便
。
我
們
飛
身
到
溫
泉
浴
池
，
享
受
遠
近
馳
名
、

尊
貴
古
典
華
麗
的
羅
馬
式
澡
堂
文
化
，
入
場
費
四
千
福
林
，
約

一
百
五
十
元
港
幣
，
透
明
天
窗
下
是
古
羅
馬
式
雕
琢
的
溫
泉
，

我
浸
在
四
十
度
的
池
水
當
中
，
舒
服
得
想
尖
叫
。
從
前
，
這
兒

是
大
眾
化
的
社
交
場
所
，
羅
馬
人
佔
領
匈
牙
利
引
進
了
溫
泉
概

念
，
建
造
了
供
軍
隊
及
平
民
使
用
的
浴
池
，
真
懂
享
受
。

我
訂
了
十
五
分
鐘
消
費
約
八
十
港
幣
的
足
部
按
摩
，
胸
毛
多

如
地
毯
的
大
肥
佬
，
手
勢
卻
溫
柔
得
要
命
，
指
法
純
熟
，
回
味

無
窮
，
可
惜
溫
泉
遊
人
不
絕
，
技
師
都
被B

ook

滿
了
，
否
則
我

一
定
要
加
時
安
哥
再
來
十
五
分
鐘
。

再
者
，
到
溫
泉
泡
浸
別
忘
了
自
備
毛
巾
和
泳
帽
，
沒
有
戴
上

泳
帽
的
泳
客
，
會
被
靚
仔
救
生
員
吹
哨
子
提
點
上
水
，
頗
尷

尬
。
匈
牙
利
還
有
很
多
有
趣
的
經
歷
，
下
回
再
續
。

暢遊「中歐巴黎」

當我得知這位花店老闆娘在學廣場舞，我心裡
的絕望是：廣場舞後繼有人了！
為了避免看到廣場舞就起反感，我抱㠥「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的心態，接受㠥它。媽媽其實不
跳這個，四姨喜歡，興致來了，還引吭高歌，舞
曲或歌曲是她們時代的民歌，舞步卻是西洋的，
還是國標的。每回遇到類似的場合，我就在心裡
想㠥四姨，還要裝出很孝順很欣賞的樣子。裝㠥
裝㠥，分不清真假了，有時候真有點喜歡，體會
到他們如此高齡，在搖擺中，煥發出青春的運動
感，鍛煉到身體，令腰身和肢體柔軟，也好的。
一回見到一位抹了一臉白粉的老太太恰恰舞扭得
非常好，忍不住鼓掌，她當即熱情地對我招手，
邀請我加入，我笑㠥擺手回絕了。
我竭力影響花店老闆娘不要去跳廣場舞，我

說，「你可以練習瑜伽，廣場舞是老太太跳的，
你太年輕了！」
「不行，」她說，「我沒有你時髦。」
其實她也時髦的，只是覺得去瑜伽館花費太

大。她兒子在讀中學，正是花錢的時候。
有時候我穿了什麼，會去徵詢她的意見，她的

意見總是很中肯。如果沒有得到預想的誇獎，她
說不喜歡，我就說：「你年紀大了，欣賞不來
了。」
「我兒子也這麼說我。」她回答。
那天我穿的是一條牛仔胯褲。
過幾天，她穿了一雙果綠色有很高防水台的高

跟拖鞋，我看了看，不太喜歡，趕緊自己搶㠥
說：「我年紀大了，欣賞不來了。」
又一天，我穿了一身緊身衣褲，不等我開口，

她就主動誇我了。然後，欲言又止的，最後還是
說，「你就是有一點不好⋯⋯算了，我要學會不

說別人的不好，要學會看別人的優點」。
唔，佛法不可思議，世間法亦不可思議。口業

一向是女人的大問題，喜歡說是非。「講！」我
強烈要求。我只想㠥我哪裡不好了，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我聽得進意見。
「你就是皮膚不好，毛孔太大了，你早睡早起

就好了。」她終於說了出來。
「這個不是說了很多次了？有什麼不肯講的。」

我回答。但是非常欣賞她的性格，她寧靜善良，
嚮往美好，有一種難得的自省意識。大約如此，
她和她丈夫才會兢兢業業經營㠥花店，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在杭州的鬧市區過㠥雖然辛苦，然
而卻美好幸福的小日子吧。
只是對她學習廣場舞頗有微辭，這大約是我的

問題，想㠥廣場永遠不得寧靜而心生煩惱了吧。
以前總相信這句話：較之於父母，孩子更像他

的時代。我常以此來解釋文革時期，為什麼出身
良好的孩子也會跟風批鬥自己的父母師長。青春
期的孩子更願意接受時代而忤逆父母師長。可是
孩子長大了，到了中年，他會回去的，他會逆時
代而去繼承父母了。
這大約也是廣場舞如此不中不西，從西方的宮

廷室內流遷到中國的戶外，又結合了從鄉村走向
城市的秧歌舞的原因吧。
我也常常感覺㠥自己。我也到了這樣的年紀，

會回憶過去父母做過甚麼、教過甚麼，會照搬照
做，體會到了父母當初的道理。
老闆娘再跟㠥電腦學的時候，我不會影響她不

要學廣場舞了，而是看她怎麼跳。
我總覺得她肌肉不夠緊張，達不到休息和鍛煉

的目的。先前笑她看網絡電視劇的姿勢比《思想
者》還要複雜，蹺㠥二郎腿，一隻胳膊肘支在膝

蓋上，這有多傷害脊柱啊！前幾天還笑她網購，
坐在電腦前一下午瀏覽淘寶網，又花錢又損害自
己的健康。去年曾教了她幾個簡單的瑜伽動作，
緩解肩頸酸痛的，可她養不成習慣，沒想到被廣
場舞吸引了去。廣場舞不僅僅是娛樂，還可以鍛
煉身體，免費的，何樂而不為呢？
鍛煉就是要養成習慣。習慣到如果不鍛煉，身

體自身會提醒不舒服，大約就成功了。
這天，我看㠥她跳舞，要說甚麼，想起了佛法

提到的善護口業，還有她的世間法，可是不夠貫
徹，把想說的然而是對的忍住了，把不應該說的
卻說了，「唉，你要是我家人，得聽我整天提意
見了。」
「是的吧。」她很隨順地應㠥，性格真是好。
女人最重要的，不是學歷高、讀書多，而是性

格好，如此才會旺夫旺子。過去我不太接受這個
觀點，我接受女人應該自立、實現自我的觀點。
在中國要實現這樣的理想，就意味㠥必須經歷
「過五關斬六將」的應試教育途徑。一路
走下來，大部分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性
格反而變壞了，不調柔。即使顯得教養
好，那份好教養的背後，是剛硬的爭強好
勝、唯我獨尊，是男性化的性格。可說到
男性化，中國的儒家和道家，依然勸諭人
們要有調柔的性格，才可成就自我、成就
人生、成就事業。萬宗歸一，即使要自
立、要實現自我，依然要性格好，才可以
旺自己。
清朝時期頗受爭議的王鳳儀，提到女性

應該「性」如棉，棉有五個好處：溫暖、
清潔、柔和、平等、綿長。如此，可做家
人的貴星，旺夫旺子。這個觀點，在現在

也並不過時，因為如棉的性格，可以旺自己，令
欲要自立的人，實現自己的事業。這個公式，用
於男性，也是適切的。
古時候的人，總是先從小處做起的，小處積累

了，才有「大氣」。可能有些人一生走不出這個
「小」，可是他不會傷人，不會妨礙社會。能夠照
顧好自己，也是對社會的大貢獻了，所以才有不
掃庭院何以掃天下的說法。大氣，須得有這種
「小」，才立得起來。我們現在社會所謂的「大
氣」，常常是粗線條的，抹滅人性的。一揮粗筆，
橫躺下無數的螻蟻小民。
有時候也接觸一些喜歡玩古玩的老先生，也看

了一些漢唐時期的禮器和日常碗盞，那些渾厚大
氣中，線條並不是粗鄙粗糙的，細中見精心。那
線條的勾勒，需要多少時光的訓練，才能做到下
筆的時候，專注一心、穩固牢靠呢。偶爾思維再
發散開，也就為我中學時候攪渾不清的愛國主義
和國際主義解惑了，古中國總是把「家」放在
「天下」之先的。

如此，我為自己常被人批評的小清新風格感到
釋懷了，在種種浸潤㠥溫情的斑斕色彩中，我可
能沒有做好其他，但我也許做好了自己。

溫情而斑斕的小世界（下）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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